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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山东省内陆乡村，受 3 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两岁时随父母闯关东来到了黑龙江省

的一个边远的小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高中毕业。由于当时学校条件差没有外语老师，为了

考大学只好临时抱佛脚跟收音机里播放的外语广播讲座学了点日语，没想到在那个无可奈何

的环境下硬着头皮学下来的那点日语，竟让我和后来的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结下了不解

之缘，而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恰恰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今后要走的路。 

    凭借着跟广播讲座学来的那点日语在高考中获得的十几分，我的高考总成绩才勉勉强强

地过了本科分数线，被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医系录取，也是因为这十几分的日语成绩我的公共

外语课被安排在日语班。恰好又是因为对自己日语能力的盲目自信，在硕士毕业时毅然放弃

了考博的机会，义无返顾地选择了毕业考笹川奖学金之路。硕士毕业后的第二年，顺利地通

过了省内和全国的两次笹川奖学金选拔考试，于 1992 年 9 月作为第 11 期笹川生如愿以偿地

来到了日本大阪大学。尽管没能去上第一志愿的东京大学，能到大阪大学也没有感觉特别失

望，毕竟这也是所名牌大学，长春培训时在日语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曾看过田宫二郎主演的《白

色巨塔》，知道作为浪速大学的原型就是大阪大学。 

    说到长春的日语培训还真是受益匪浅，尤其是四位性格迥异，教学方式完全不同的日方

教师的身体力行更是让我的日语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点上要比 31 期时以后的笹川生幸

运得多，据说他们只有一位外教而且授课时间也很短。就是在这段培训期间看了诸如《白色

巨塔》，《东京爱情故事》等著名的或是当时流行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剧，从荧屏上多多少少对

日本有了一点感性认识。不过说实话如以感兴趣的程度来说《东京爱情故事》还是远远在《白

色巨塔》之上，毕竟前者的内容要比后者轻松得多浪漫得多。遗憾的在此之后一年的研修过

程中不但没有体验到《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轻松和浪漫，反而感受的却是更多的无可奈何—

—至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 

    在 90 年代初出国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和每位笹川生一样，面对这样一个难得的出国机

会，在来日之前我也对这一年的留学抱有极大的期望，期望这一年会学到很多新知识，新技

术，希望有机会发表篇像样的论文，希望有机会在日本拿个博士学位，也希望在这个国度里

结识些好朋友等等。我所在大阪大学第一内科的消化研究室的主要研究课题是丙型肝炎病毒，

当时丙型肝炎病毒的全长核酸序列刚刚搞清不久，加上它和输血后肝炎及肝癌有着密切的联

系，丙型肝炎病毒在日本是个很热门的研究领域，但在国内还鲜为人知。对于毕业以后一直

从事肝炎病毒研究的我来说，这样的研究课题是充满了魅力的。就是这样带着满怀的憧憬和

期望在日本开始了丙肝病毒的研究——确切地说该是研修。 

    一旦进了研究室才发现事情和原本的期待完全不同：到了研究室却和指导教官见不着面，



原来带我的责任早已移交给下面的讲师，讲师又把直接指导的任务下放到助手，助手又安排

我和博士课程的学生一起做试验，实际上博士课程的学生才是我的直接指导老师。在这种被

推来让去的过程中，就有了一种成了别人的负担感觉。那是自信心遭到的第一次打击。原以

为会点日语在沟通交流上不会有问题，不久就发现过去学过的日语只有在买菜和闲聊时才会

有用，而在实验室又很少有人会和你聊天。那感觉就象一个新转校来的学生只能带着羡慕的

眼光看着别人在说笑。工作中即便是讲日语，关键词也都是些没有学过的外来语，来日本前

的对日语能力的自信就象是从通天阁的顶上一下子落到地面被摔得粉碎。 

    尽管如此，想学的还要学，想做的还要做。毕竟从技术设备上来讲，这里的条件要比国

内的条件好得多。好多试验方法，试验技术都是听说过没见过，或是见过却没做过，要学的

东西还很多。值得庆幸的是那位博士生也很友善，也很尽职。就这样在他的指导和我的努力

下，很快就掌握了从引物的合成到核酸的提取扩增，从质粒重组纯化到碱基序列测定这些分

子生物学的基本试验技术和技能，并开始利用这些技能帮那位完博士生成其毕业论文所需要

的试验。就是在这个阶段多少还有些成就感。但日久天长，每天重复同样的试验，而试验技

能也只局限在博士论文所涉及的试验内容之内，就不免感觉乏味和茫然。当时很想有一个自

己独立承担的课题，很想在整体的试验设计上和实施课题的过程中接受些更高质量的指导。

到最后不仅未能如愿，还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廉价的实验员。 

    就这样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度过了一年。这一年结束即没有论文发表，也没有学会发表，

有形的收获什么也没有。在离开研究室的时候，只有一种空手而归的失落感。在成田机场和

来送别的日中医学协会的职员及日语老师告别时，虽说是一边挥着手一边说再见，但心里却

在想，估计今后不会有机会和大家在日本再见了。 

    世事难料，回国一年半后的 1995 年 3 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以公派身份来到了日本国

立感染症研究所，在这里开始了戊型肝炎病毒的研究工作。戊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虽

是不同的病原体但应用的研究方法和试验技术基本相同，再加上工作上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度，所以很快就进入了状态，而且试验进展极为顺利，不到两年就成功地利用重组杆状病毒

的方法体外合成了戊型肝炎病毒的类病毒颗粒，由于它和原始病毒有着相似的立体构造，产

量高易纯化，又没有感染性，所以这个类病毒颗粒是戊型肝炎病毒的诊断试剂和疫苗开发的

绝好的材料。这不仅在当时是世界首创，即使现在能体外合成戊型肝炎病毒的类病毒颗粒的

也为数不多。目前正利用这个成果由日中双方以共同研究的形式来开发戊型肝炎的疫苗。基

于这也研究业绩，2002 年我被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以主任研究官的身份聘为正式职员，这在当

时厚生省雇用外籍职员是没有先例的。2005 年获得了第 30 届多谷勇纪念疫苗研究奖，这也

是这项奖励实施 30 年来第一次颁发给外国人。除此之外，在研究戊肝病毒过程中还发现了新

的昆虫病毒，现在又成功地建立了多年来悬而未解的戊肝病度的细胞培养体系，开启了阐明

戊肝病毒的复制及治病机理的大门。 

    从笹川奖学金进修结束到现在已有过去了十多年，重新回顾这些年的经历，才发现后来

在感染症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实际上大多是建立在作为笹川生在大阪大学进修的那一年的基础



上的，假如没有那一年的进修，自然不会掌握那么多试验技术，没有那一年的经历，就不会

学会忍耐，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后来的一切。事过多年我似乎才渐渐地体会到了那一年的

真正价值：首先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给我提供了一个看外面世界的窗口，这个窗口不仅开阔

了我的视野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固有的观念，其次，它给了我一个了解掌握先进的知

识和技能的机会。视野的的开阔观念的改变加上先进的知识和技能自然就提高了成功的概率。

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一个适应各种各样外界环境的绝好时机和场所，可以说这一年使我在精神

和知识两方面都有了一个锻炼和提高的机会。在当时的环境和背景下如果没有笹川奖学金这

个项目，估计我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有机会出国，没有中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自然也就没有

了现在的我。 

    我个人对笹川奖学金制度的认识是经历了从憧憬到失望，又丛失望到重新认识和认可这

样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在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工作的这十几年间我结识了十多名来这里研修

的笹川生，也承担了几期笹川生的直接指导工作，有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笹川生的机会。分

析造成当时的失望感觉有几种原因，其中既有接受笹川生的研究机关和带教导师方面的经验

或对笹川生重视程度的不足的一面，也有我本人缺乏积极主动性的一面。如果指导教官能更

多一点设身处地为笹川生着想，设立独立课题，明确研究方向，有意识地提供和周围交流的

机会，如果我不是顾虑提出自己的要求会给带教老师增添负担，更积极主动和周围进行交流，

也许会和大家有更多交往的机会，这一年或许会感觉更充实。另一种原因就是急于求成的想

法造成了只看眼前的得失，只想用有形的成果来评价那一年的价值，而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年

中耳寓目染的见识和经历虽然无形却富有更深远的价值。 

    现在对笹川奖学金制度第三期项目已经启动，每年还会有 30 名新的笹川生来日本，尽管

时代不同了，尽管中国的经济水平，科技水平，新的笹川生个人的知识技术水平以及思维观

念都与十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和指导教官及周围的交往上依然会遇到我们这些

过来人曾遇到过的同样的烦恼，还会经历到我们所经历过的类似的波折。如果能把我们这些

过来人的所经历的经验教训传达给他们，就有可能让他们不重复或少走我们所走过的弯路。

2006 年在日中医学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在在日的笹川老生们积极努力下自发地成立了在日笹

川生联络会，旨在争取在学习和生活两方面为新笹川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给新笹川生提

供一个可以倾诉的窗口，使他们在日的研修生活过得更充实。衷心希望今后的每一届的笹川

生都能让自己融入研究室这个不大不小却在某种程多度上反映着整个社会的圈子里，让这一

年的研修生活过得愉快而充实。也希望有更多的在日笹川生参与进来，使这项活动搞得更有

效更广泛更有实际意义。 

    20 多年来笹川奖学金制度的实施不仅为中国的卫生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材，同时笹川生

这条纽带也把已成为中国医疗卫生行业的尖端人才的笹川生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

强有力的的网络，这是一笔更大的财富。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个网络势必产生更强大的影响力，

酿出更卓越的业绩。为了能让这个网络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作为笹川生的一员衷心希望笹

川奖学金制度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希望它在继续为中国卫生事业培养人才的同时，还能开展



一些日中两国间的更高水平的共同研究项目使笹川奖学金制度培养出来的笹川生名付其实地

成为日中交流的桥梁和栋梁，只有达成这样的成果才是对为笹川奖学金制度付出了大量心血

和汗水的日本财团，日中医学协会，日本保健纪念协力财团及中国卫生部的工作人员的最好

回报。 

 


